
华大就像

一所大学

证券时报记者 杨兰

华大基因的企业文化非常独特， 它

像一所充满了创新精神的大学， 这种精

神由其独特的用人文化所引爆。

华大基因研究院员工的平均年龄只

有

24

岁， 且大多数为本科生。 王俊说：

“因为生物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年轻的行

当。” 在华大， 无论什么样的文凭， 能

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也因此华大吸纳了

一批特殊的人才。

赵柏闻， 三年前就读于人大附中高

二， 因为对基因研究的兴趣跑到华大实

习， 在顺利解决一个正在进行的科研难

题后， 他辍学加入了华大。 今年

21

岁

的他正在进行人类

IQ

与基因的研究，

他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中学就加入华大的赵柏闻是一个特

例， 华大接纳的大多数学子是大学生。

李英睿，

2007

年还是北大生科院大三

学生， 作为华大实习生， 他的研究成果

“第一个亚洲人的基因组图谱” 发表在

《自然》 杂志上。

罗锐邦，

2008

年

19

岁的他是华南理

工大学一年级学生， 因为对基因研究的

浓厚兴趣加入了 “华南理工大学—深圳

华大基因研究院基因组科学创新班”。 一

年后的

2009

年

12

月， 罗锐邦以第一作

者身份， 在 《自然》生物技术分刊上发表

“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 的论文。

为了网罗这些对科研真正有兴趣的

人才， 华大基因与国内外多所大学建立

了联合培养人才模式， 未毕业的学生可

以在华大边完成科研项目边学习， 通过

自己的努力最后获得本科、 硕士、 博士

文凭。

华大经常举办一些国际学术交流

活动， 有一个阶梯教室专供举办各种

讲座， 员工可以在这里聆听来自世界

知名院所的科学家的讲座， 比如克隆

羊 “多莉” 之父 、 美国科学院院士

Ian Wilmut

教授的讲座。 这样的讲座

几乎每周都有一次， 通常会挤得水泄

不通。

华大为员工以及学子们提供了非常

便利的生活条件。 在这里， 他们会有一

份收入， 几人一间的宿舍， 自助食堂，

整夜开放的实验室和办公室。 在这里，

他们不用像很多公司一样打卡上下班，

那是因为很多人一投入科研就会忘了时

间， 甚至通宵加班。

在华大， 像王俊这样的公司高管都

没有单独的办公室， 高管和员工们一

样， 都在一个个小小的格子间里工作。

这里不讲究资历、 等级， 高管和员工、

大学生和教授都可以平等交流， 一个小

团队就像一个兴趣小组， 大家共同去完

成一件事。

王俊说， 现在华大正在筹建一所华

大基因学院， 它将是一个培养基因研究

人才的摇篮。 这个学院的成立将使华大

的 “产学研一体化” 更加实至名归。 有

人曾问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 华大基因

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 汪建笑着说 ：

“

KIDS

（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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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俊一起解码华大

DNA

证券时报记者 杨兰

见习记者 张梦桃

“重构人类对健康的认

识， 是我们想做的事。”

DNA

（脱氧核糖核酸） 是染色体

的主要化学成分， 同时也是组成基因

的材料， 又被称为遗传微粒。

王俊说： “万物， 只要活着的东

西， 都有基因。”

2007

年， 王俊领导的科研团队

完成了 “第一个中国人基因图谱”，

第一次完整地解读了中国人的基因。

按照王俊的解释， 基于这个基础就可

以展开可防、 可治、 可干预的各类基

因检测。

王俊举了一个出生缺陷的例子， 他

说， 唐氏综合征、 先天性痴呆、 耳聋、

心脏病等很多疾病都属于基因缺陷，

当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通过

抽取妈妈的血液做基因检测， 就能够

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基因上的毛病。

“基因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就

想在最根本的东西上做一些改变， 重

新去构建人类对健康的认识、 对农业

的认识、 对环境的认识———这就是我

们想做的事。” 王俊说。

循着这一思路， 可以很清晰地看

到华大的战略选择。 一个是基于人类

健康的基因研究， 一个是基于解决人

类吃饭问题的农业研究。 从组学到产

业， 从生物信息到应用贯穿， 华大基

因将建立起九大中心， 包括植物育种

中心、 动物育种中心、 生育健康中心、

肿瘤中心等。 在华大的产业愿景中这样

描述其目标： “出生缺陷降低

50%

， 人

类寿命延长

5

岁， 农业产量提高

10%

。”

当记者问及转基因食品问题， 王

俊表示， 华大基因做的不是转基因，

是基因的优势组合， 就像袁隆平先生

做的杂交稻， 华大基因的技术是在基

因组辅助下的一种分子育种， 并不是

转基因的概念。

王俊说， 现在华大基因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如何把现有的科学发现尽快

地社会化， 即能够做到老百姓能用。

“大数据大科学正在改

变科研模式。”

华大在基因研究上的成就， 正在

颠覆一些传统的固有观念。 传统的科

研院所由于投入巨大、 成果转化不容

易， 一般都是由国家进行投资。 但现

在， 华大这样的民营机构不仅在做科

研而且活得很好。

按王俊的说法， 以往， 绝大多数

科学产业化过程一般周期很长， 五十

年、 半个世纪， 甚至一个世纪的时

间。 但在生物经济领域， 尤其是在二

十一世纪以后， 由人类基因组研究开

始， 生命科学由原来经典的实验科

学、 作坊式的实验科学变成了工厂式

的大数据量的大科学。 “这种大科学

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和

IT

技术进入，

就是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所有东西， 它

大大缩短了从一个科学发现到产业化

的过程， 这就使一个机构同时进行产

学研一体化变得可能。”

王俊告诉记者，

1990

年启动的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由美、 英、

日、 德、 法及中国

6

国科学家， 用

10

年时间、 花费

30

亿美元完成了一个人

的基因组测序。 但

2007

年华大完成

“第一个中国人基因图谱” 时， 只花了

不到

3000

万元人民币， 历时半年。 这

个速度得益于华大一流的技术平台和庞

大的分析人员。

但若是华大仅仅依托其所拥有的全

球最大规模的基因测试仪， 仅仅只是开

展基因测试研究与服务， 那么它仍然只

是处于生物产业链下游的低端， 这也是

很多人对华大的一个误读。

“不是单有一堆机器堆在那儿就完

了。” 王俊解释， 虽然读一个人的基因

序列变得更加简单， 但怎么弄懂它、 怎

么应用它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每一台机器产生的数据量最起码要有

十个以上的专业人员来分析， 所以我们

100

多台机器就有

1000

多个专业的信

息分析人员。”

王俊举了个有关个体化肿瘤的例

子， 通过对一个人的基因检测发现他很

容易患上某种肿瘤疾病， 这样就可以研

发出对抗这一病变的个性化的产品， 比

如某种药品。 这种个性化产品的积累反

过来又成为科学研究里的一个数据点。

王俊告诉记者， 华大基因研究院经

费来源一是华大基因每年

2-3

亿元的研

发投入， 二是向国家申请科研项目， 三

是向华大下属企业转让科技成果， 下属

企业的收益再反哺研究院， 从而实现以

“产” 养 “学”、 以 “产” 养 “研”。 实际

上， 华大基因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科

技合作， 已经在产业链上占领了制高点。

这样的企业自然吸引了很多资本的

目光， 华大对引入资本持一种谨慎态

度， 但外界盛传公司已得到创投投资并

将上市。 对此， 王俊称华大可能让旗下

的一家公司率先上市， 具体计划公司会

在适当的时间向外发布。

“生物产业比

IT

业前景大

得多。”

虽然将生物产业比作

IT

业， 但王

俊认为这个行业的前景远比

IT

业大得

多。 “什么事情会比一个人的健康、 每

天吃什么更重要呢？ 你可以没有

E-

mail

， 你可以没有手机， 但你不能没有

健康， 没有吃的。”

在王俊看来，

2012

年华大基因的

最大变化， 就在于其推动基因组学投入

到实际应用中。 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健

康与全国各地医院合作， 开展了无创产

前基因检测、 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 人

乳头瘤病毒检测等基因检测项目。

以无创产前基因检测中的唐氏儿检

测为例， 唐氏综合征传统诊断法羊水穿

刺有一定风险， 而基因检测仅需抽取孕

妇的血液就可完成， 无风险且准确率

高。 去年一年， 华大基因完成了

7

万多

例检测， 挽救了

1000

多个家庭。 以每

例

1000

多元算， 仅此一项， 就为华大

创造了上亿元的收入。

但王俊认为， 这个速度还太慢。

“中国每年有

2000

万新生儿， 产前基因

检测这一块如果我们能做到

10%

， 就是

200

万人， 即便我们只做

1%

， 也有

20

万人， 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做到。” 王俊

说， 如果基因测序像血常规一样成为普

通的检测项目， 费用会大大降低， 市场

空间难以想象。

王俊：不要给我贴标签

证券时报记者 杨兰

如果问王俊更喜欢当科学家还

是企业家？ 他会告诉你， 不要给他

贴上科学家或企业家的标签， 甚至

对 “复合型人才” 这样的提法， 他

都表现出敏感和抗拒。

而事实上， 在与王俊的接触

中， 你确实很难给他标签化， 如果

你说他是科学家， 那一定会颠覆科

学家在你脑子里的既往形象， 如果

说他是企业家， 他似乎又缺少些企

业家的圆润。

尽管如此， 在与王俊的交谈中

仍然能让人感觉到， 潜意识里他还

是更喜欢科学家的身份， 院长的称

呼显然比首席运营官更对他胃口。

5

岁上学、

16

岁上北大、

22

岁加

入世界领先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36

岁获评世界十大科学人物， 这是一

份迄今为止堪称辉煌的履历。 在他

自嘲 “笨” 或 “土鳖” 时， 自信仍

溢于言表， 有时甚至有点自负， 容

不得半点质疑。 在记者质疑为何华

大是世界一流的基因研究机构时，

他会被激怒， 并反问： “我们在那

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

论文还不能说明吗？” “优秀不是

我们自己说的， 是人家认可的！”

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有点生

气， 但很快克制住了。 他也坦率地

承认自己脾气不好， 尤其是专注于

某一件事的时候， 比如在科研中的

关键关头， 容不得有人打扰。 “所

有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不能打扰我。”

他笑言因为自己脑袋笨， 所以一个

时间只能做一件事。 王俊同样有亲

和的一面， 在华大， 很多人直呼其

名， 也有叫他王老师、 王总、 俊

哥， 喜爱运动的他常和员工们打篮

球、 登山。

这种直率的个性会让人想起暴

脾气的苹果公司灵魂人物乔布斯。

乔布斯有着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

正是这种对完美的坚持以及不妥协

成就了乔布斯， 成就了苹果的地位。

联想的柳传志曾评论乔布斯说 “管

理者应该是串起珍珠的线， 但乔布

斯本身就是一颗大珍珠”。

王俊对自己的要求似乎不仅仅

是做一颗大珍珠， 他还要做串起珍

珠的线。 他说他要求华大的干部要

过六关： 官、 产、 学、 研、 资、 媒。

官指政府， 要对国家的政策法规以

及政府关系了然于胸； 产是产业，

了解产业并有一定的前瞻性； 学是

教学， 能担当师长的角色； 研是科

研， 有科研的能力； 资是资本， 包

括资金和资源； 媒是媒体， 学会并

善用媒体。

显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王

俊自己也在努力践行。 他相信很多

东西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管

理学的逻辑和做科学的逻辑、 做产

业的逻辑是相通的， 它们并非完全

隔绝。”

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王

俊会把自己的精力偏重于科研还是管

理？ 他说， 他不会刻意去区分什么时

间该做什么， 有时他会和很多科学家

去讨论如何攻克某一个科研难题； 有

时他需要到医院和院长谈合作， 涉及

收费和利益分配等细节； 有时他需要

和代理商和供货商谈判； 有时需要去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我只是在这个链条当中发现

一些关键点和节点， 首先是整体把

控， 然后在关键点和节点上需要我

去做努力的我就会去做。”

当问到王俊最喜欢的一本书时，

他脱口而出 《梵高传》。 梵高是一个

用生命作画的画家， 对绘画的追求有

着某种程度的偏执。 同样， 乔布斯也

被人称为偏执狂。 或许， 当天才专注

于某种事物时， 这种偏执精神使他们

更易于出成果。

但你若试图挖掘王俊的天才基因

时， 他会告诉你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

家庭， 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样， 并没

有对生物学表现出很特别的兴趣， 也

没有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 甚至在

16

岁考上北大生物系之后， 觉得生

物学也挺没意思， 所以才去攻读数学

和计算机两个专业。

回忆自己的

16

岁， 王俊说那时

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 “我

10

岁就想离开家了。” 他说， 少年时期

的他只想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不想和家人一样， 我想做点和他们

不一样的事。” 甚至时至今日他也

“没想过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路， 一

切都不过是机缘巧合”。

少年得志， 青年有为。 一路走

来， 王俊似乎一直在试图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在科研上的能力， 在管理上

的能力， 在每一件事上的把控能力。

王俊说，

30

岁以前的自己像一个滚

筒里的老鼠， 越滚越快， 越快越滚，

无论是上学、 当教授、 发表高水平论

文、 获得各种荣誉的时间都比较早，

日子就像短跑一样。

30

岁以后， 他

忽然明白了无论事业还是人生都是一

场马拉松， 要走好一点走长一点， 才

能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

“千年之后， 人们不会因为你的

财富而记住你， 也不会因为你发表了

多少篇论文记住你， 一定是因为你对

这个社会做了些有益的事才记住你。”

王俊强调， 他只是一个想对这个社会

做点有用的事情的普通人。

� � � � 王俊身上有很多光环

，

去年

底获评英国

《

自然

》

杂志

2012

年

科学界年度十大人物

，

他是唯一

入选的中国人

。

这一年

，

王俊

36

岁

，

他的身

份是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

、

华大

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

。

他领导着

当今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

。

在他的手下

，

汇聚了一个

4000

人

的团队

。

这个团队至今已在

《

自

然

》、 《

科学

》、 《

细胞

》、 《

新英

格兰医学

》

等世界顶尖的科学杂

志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

，

王俊个

人就发表了

60

多篇

，

从而成为世

界基因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

� � � �王俊说

，

生物产业才刚刚起步

，

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朝阳的产业

，

就像当年

的

IT

业

，

每一个项目都将撬动数以百亿

、

甚至千亿元计的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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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需要进行多种植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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